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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不息的长江水一泻千里。

一叶年深月久的小木船，就在这奔腾不息、一泻千里的长

江之水中颠簸、漂浮，顺水而下。

小木船的船头上，站着一位身材挺拔、面容俊秀的青年，他

高昂着头，双眉紧锁着，任凭强劲的江风撩着他浓密的中分式

长发，撩着他罩在烟色马甲下的青布长衫。

曲的松树缀布在一片高耸的江岸上， 衰黄的草丛中，不

时有猿啼鹰飞，嗜鱼的鸟儿一阵阵成群结队掠过江面。清凛凛

的阳光从两岸的峭壁上扑洒下来，使江水有如银练似的，既遒

劲又飘逸。

这是 年，即后来成为中国划时代的那个伟大年度的

章第 　　　　　　挥斥方遒

贫寒少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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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天气尚带着料峭的寒意。

站在船头的青年叫胡鹤如，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重庆商

界奇才、政界黑马的胡子昂。

这一年，他 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

胡鹤如的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由此可见父亲对他寄予一

片厚望，希望他如鹤一样清高自洁，卓尔不凡。子昂则是他的

字，后来他的字被叫开了，倒把本名给忘了。

此刻，他的心，早随着这一江春水，奔腾而去。

他无法不激动。

因为他将要去的是他心仪已久的首都北平。就要告别这生

他养他的巴山蜀水了，告别那个与繁华山城仅一江之隔的家乡

小镇南坪场！遥远的古都北平，即将开始的求学读书生涯对于

他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围绕着这次赴京求学所发生的

一切，却让他心情难以平静，难以释怀。

为了这一趟远行，他筹划已久。

子昂在家居七兄妹之长。父亲胡幹丞是清末的入学补廪，

家中有承继 石 斗租的田地，父亲还要以教书为业，祖业的

才能维持这个清贫的家境。因此，父亲对他寄予厚望。自小，父

亲就教导他要好好读书，在经史古籍中寻求为官致富之路。

父亲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父亲的话，二伯父胡型芝的金榜题名，恰好作了个很好的

注脚。

对于少年子昂来说，刻骨铭心的一件事，就是二伯父那次

衣锦还乡。

那一年，子昂随父亲送二伯父赴京赶考。站在铜元局渡口，

子昂看着身穿长袍马褂、一根长辫搭在腊染布包袱上的二伯

父。

由于长期闭门读书，作八股文章，子昂看见二伯父脸呈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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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立在小小的渡船上，犹如瘦竹临风。他的心随着二伯父的小

船飘向巴蜀以外的世界。

不想半年多之后，二伯父金榜题名，高中解元。那是举人考

试第一的荣耀角色，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也是官职财富

的保证。

当巴县衙门敲锣打鼓把喜报送上家门的时候，整个南坪场

都 余块金字木牌，轰动了。而二伯父更是得意，一口气做了

以“钦赐解元”四个金字牌为前引，自己披红戴花，前面鸣锣开

道，后面鞭炮齐鸣，前呼后拥，上坟祭祖。往后数日，二伯父的

家宅屋檐，大红灯笼高挂，高朋满座，宾客如云。二伯父又大修

祠堂，在落成的那天，连着请名戏班子唱戏三天，酬谢宾客。此

一举，不仅南坪场轰动，整个巴县亦为之轰动。

而最受震撼的，却是少年子昂的心。

他的眼里，闪着熠熠的光。他暗暗立下誓言，要发奋读书，

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光耀门庭。

然而，在本世纪初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的这一宏图大

志，是注定难以实现的。

更因为，他还有一个不安分的心灵。

岁那年，他刚上中学，就开始不守清规戒律，带头在学

校“闹事”。这种情状一直贯穿着他整个青少年时代，从中学到

大学到工作，从巴县到北平，直至重回巴蜀。

岁由子昂 巴县小学提前一年进入巴县中学，并被任命

为新班班长。

那时巴县中学只有两个班，另一个老生班的班长是他的堂

兄胡云汉。两人都是少年早慧，课余常在一起谈论学业，畅想未

来。

这一日，两人坐在校园里的一株黄桷树下的青石板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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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英文老师曾小桐，均有不满之辞。

子昂说“：这个曾小桐，实是可恶。都什么年代了，还用体罚

的方式惩罚学生，提问稍回答不出，就用教鞭扣击手心，或是罚

站整整半天。”

云汉道：“他哪里是教学，分明是刁难嘛。我们班的同学也

都不喜欢他。”

子昂说：“既然是两个班所有的同学都不喜欢他，那就把他

轰走好罗。”

云汉笑道：“这可不是在南坪场，也不像你父亲开的马家店

小学，要他走，他不敢不走。”

子昂觉着也对，想了一下，又说：“可以想个办法嘛，比如，

他曾小桐上课，咱们都不去，他还上啥子课哟？”

胡云汉当即抚掌大笑道“：要得，要得！这叫罢课。明天咱就

不上曾小桐的课，咱们分头去做班上同学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第三节是新生班的英文课，全班教室空无一

人。

第四节是老生班的课，教室同样是空空如也。

英文教员曾小桐自知学生对自己成见颇深，这次罢课是冲

着自己来的，于是便去找校长文伯鲁。

文先生身材瘦高，满腹诗书，是巴县的名士，在学生中声望

很高。他是由巴县小学的国文教员直接调任巴县中学校长的，

以治学严谨闻名巴县。

文校长闻报大怒，拍案道：“这还了得！小小年纪不好好读

书，倒学会造反了 给我把两个班长找来问话。”

胡云汉、胡子昂双双立在校长室，垂手听训。

文先生道“：古人有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毕生致力

于教学，只闻师道尊严，没听说过教师严之有错。既然你们不想

在此上课，那你们可以背上书包，走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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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昂向前急迈一步，分辩道：“我们不是不想上课，只是

不想上曾小桐这样老师的课⋯⋯”

文先生挥挥手，斥道“：退下！回去听从发落。”

次日巴县中学张榜公告，云：⋯⋯学生班长胡云汉等人无

心学业，带头滋事，为首胡云汉开除学籍。新班学生亦有附和，

姑念为新招，从宽免咎⋯⋯

堂兄弟两人又来到黄桷树下。此时，满院的花依然开得很

欢，异香扑鼻，只是二人的心境与前次已大不相同。同是班长，

云汉独当错责，自己得留校，因此子昂的心中便多了些愧怼。子

昂执着堂兄的手，久久无语。

胡云汉明了他的心思，安慰道：“你留下来是好事。文先生

是很想培植一批优秀学生的，他在巴小的时候就很器重你，这

次对你，也算是手下留情了。好好读书吧，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一定要出人头地，好好干一番事业。”

子昂点点头，含泪问道：“不知兄今后将作何打算

云汉说：“我要去北京。那里才是我们读书人大有作为的天

地。”

后来胡云汉果然去了北京，进了法政专门学校。他给堂弟

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洲

⋯⋯来京以后，方知巴山以外的天有多宽，地有多广，人的心有

多大。盼弟将来亦能来京读书求学，谋求发展。”

这些话，深深地烙在少年子昂的心里。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统治着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制度，就这

样覆水舟沉。

胡子昂是巴县最早剪去辫子的人之一。他像革命党人那样

留起了中分头，这使他看上去格外青春、俊气。

他在给胡云汉的信中激情昂扬地写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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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已然爆发，兄在京都，想必更是感触良

深。在渝有同盟会会员杨沧白、朱叔痴等同志，组织领

导学生结队上街游行，一同宣传。兄知弟乃向往革命

之人，自然亦是满腔热情参加，走上街头，振臂高呼！

十月初二日，绅商学界各同胞，振精神，国旗高

⋯竖，一望入云霄，民国根基万古牢！⋯⋯

辛亥革命对于胡子昂内心的冲击，由此可见一斑。

胡子昂把对于革命的热情以及革命所带给他的种种兴奋

与激动，都化作对于学业的勤奋努力。因为他知道，民国既已成

立，天下大约就该太平了，因此作为个人就该趁年轻多学点真

本事，将来好为国家建设多作些贡献。故对少年子昂来说，外面

的世界愈热闹，他读书愈勤奋。

在巴县中学读书四年，子昂始终是文校长最得意的门生。

每学期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不是第一，便是第二，从没有下过第

彼时，政府为鼓励学习，成绩前三名的都是官费。子昂乃节

俭之人，心地又极善良，他的奖学金所得，除了自给，还长期资

助一位叫唐及甫的比他更为贫寒的农家子弟。

年，子昂中学毕业，赴当时的省府所在地成都，以成

绩第一考入成都农业专门学校，又获官费资助。

光荫荏苒，子昂在成都农校闭门读书，一晃便是数月。

月年 的一天，子昂等入正在教室上课，忽闻街上枪

声大作。先是零散如星，继尔密集如豆，渐渐的，离农校越来越

近了。

这一节是园艺学课。授课的是一位方姓的中年教员，他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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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兰花指，扶着金边眼镜，静静的站在讲台上，和学生一道倾听

着枪声、杂乱的脚步声、口令和吵嚷声卷进平时寂静的校园。良

久，叹了口气，合上书页，自语道：

“打起来了。这川军和滇军，终于又打起来了⋯⋯”

说着，慢条斯理的收起课本教案，夹到腋下，向着大家挥了

一下手，道：“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大家各自逃命吧！”

随后一个箭步，跃下讲台，冲出教室，消失在校园里的常青

灌林丛中，无影无踪了

胡子昂抄一条近道从后门跑出农校，回头一看，只有平时

要好的胡文渊、涂仿欧两位重庆同乡跟在身后。三人站在马路

上，茫然四顾，皆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迎面过来几个背枪的士兵，从他们说话的口音听出是

云南人。这才知道，学校是被滇军给占领了。

滇军是在蔡锷将军发动的第一次护国战争中由云南入川

的。护国战争结束后，入川护国军的滇军总司令罗佩金和黔军

总司令戴戡，分别当上了四川的督军和省长。

罗佩金是云南军阀唐继尧的部属。而唐继尧暗存独占四川

之心久焉，这一点，当时川军驻扎成都实力又较雄厚的一军军

长刘存厚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而他所代表的四川地方势力，显

然也不可能容忍滇军久居成都，对川军形成威胁之势。如此，川

滇之战，不可避免的就发生了。

川滇军阀混战是本世纪初中国军事舞台大混乱、大混战的

辜百一个侧面，而无数的无 姓在这场混战中流离失所，无家可

归。

如胡子昂这样能在枪口下逃得性命的，算是走运的了。

惊魂甫定，胡文渊同学说：“铺盖卷都丢在学校里了，我身

上是一文钱都没有，这以后可如何是好？”

涂仿欧也说：“学校是回不去了。而且我身上本来就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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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捎信让家里寄些钱款来，到现在也没有回音，这可咋

办、罗？”

胡子昂在身上摸索了半天，找出百来文铜元，掬在手心，对

胡、涂二人说：“我也就只剩下这一笔糊涂帐了。”

二人不禁苦笑，糊（胡）涂帐本是他们同学之间常开的玩笑

话。不过胡、涂二人倒是对子昂同学在这种时候还能幽他们一

默，心里暗暗敬佩，当下请这位班上的高材生拿主意。胡子昂

说“：还能怎么办，先回重庆，再作打算吧。”

二人仍是愁肠百结，道：“可你这点钱，也只够三五顿饭钱

啊。”

胡子昂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你们就放

心跟我走吧。”

三人徒步出了成都市区，来到涪江岸边，寻到了一条装运

木柴的小船。胡子昂找到船老板，凭着他的这一副伶牙利齿，极

力渲染了这次落荒而逃的种种惊险之处，保证到重庆后付给全

部船费，恳请捎他们一程。船老板倒也义气，见他们一介书生，

也实在别无他法，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三人于是上了船，顺江而下。

此时正是下午，大半天没有吃饭了，腹中早已是饥肠如鼓。

月的涪江，一片青山绿水，风年 光无限。但他们哪还有

欣赏景物的这一份闲情雅致，都把全部精力用在对付饥饿上

了。

子昂平时读书颇多，又出身书香之家，当时社会上还不大

多见的《三 等明清小说，颇国》、《水浒》、《石头记》 红楼梦

有涉猎。此时，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便捡了平时最喜欢的红

楼故事，说给胡、涂二人听。从宝玉衔玉而生，直说到黛玉泣血

葬花，不仅说得胡、涂两学子如痴如醉，就连那船上摇橹的船工

粗人也听得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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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老板抹了一把鼻子，对胡子昂竖起大拇指，连连说：“这

位公子要是在茶坊说书，生意一定了得哟

一句话指点了迷津：何不靠知识吃饭？就去说书，好挣一顿

饭钱。

第二天，船靠码头，三人下船，说妥了由胡子昂去茶馆说书

挣钱。毕竟未曾做过这份营生，心中发怯，找了一家客人少些的

馆子，找到茶馆老板说明来意，老板倒是十分欢迎如他们这样

的人为他招徕顾客。他们捡了个靠墙的角落，刚坐下来，胡文

渊、涂欧仿便开始一边一脚踢胡子昂的脚。胡子昂无奈，只得红

着脸，清了半天嗓子，终于开了口。

第一次说的是一段《三国》，因初上场，没有经验，加之又是

人们已经烂熟于心的桃园三结义，故而听众不多，得钱也少。但

是，这一开了头，胡子昂便渐入佳境，情况有了很大好转，听众

扔钱很是踊跃。

三人一路靠子昂说书吃饭，居然还吃得可以，偶尔还能请

辣子鸡，就着两岸的仗义的船老板吃一盘 风光，饮一壶辣辣的

老白干酒⋯⋯

船就要进入三峡了。

胡子昂依然立在船头。想起那次成都历险，由乐山到宜宾，

沿长江又回重庆一路说评书的经历，他的嘴角不禁浮起一丝笑

意。

人也许 。他想，许多事，意想不到的事，以为不会就是这样

做的事，若为情势所迫，都会做了，而且还能做得不错。

月由成都回重庆后，胡子昂的学业被打断年 了。父

亲忧心忡忡，不忍长子的美好前程就此半途而废，问子昂今后

的打算。子昂说：“我想眼下先去学校教书，积存点钱。”

父亲又问“：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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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昂答道“：然后去北平，上大学。”

北平是胡子昂青年时代的梦想。

父亲默然颔首。他知道儿子的心思，他知道儿子心比天高，

是不会在南坪这样的小地方默默无闻度过一生的。恰好舅父刘

衡仿来看他，子昂便把自己的心思说给舅父听，舅父便说：“那

你就到我的学校来教书吧。”

舅父刘衡仿亦是高等学校毕业，此时在巴县的木洞小学任

校长。就这样，子昂夹着一个小包袱，只身来到远离南坪的那个

叫木洞的小学，做了孩子王。月薪 余元。

那时的胡子昂，心情是宁静的。

过着清贫的教员生活。每日，有辣辣的泡菜、稀饭、馍填饱

肚子即可，用他那微薄的薪水，积攒着他那个大大的梦。放学之

后，大石块垒成的校舍变得异常空旷，他便捧了厚厚的书卷，坐

在校门口的场地上，静静地读。偶尔会抬起头，放眼满目的青

山、巨石、飞鸟，心尝试着飞往大山以外的地方。只在节假日，

买些当地母亲爱吃的风味点心，回家看看双亲。

教书不到两年， 多元。居然存了

眼看着高校招生的准备工作又要开始了，子昂在木洞小学

终于呆不住了，他想自己与世隔绝太久了，再呆下去，自己就会

变成这大山里的一块石头了。于是，他跟舅父辞了教职，回到南

坪的家里。

多块钱怀里揣着 ，他知道，这远远不够远赴北平求学

的费用。无奈之下，便去求助大伯父。

大伯父叫胡仙庭，在南坪镇上开了个山货庄，几年后，山货

庄变成了庆源洋行，拥有家资银元几十万两。其实，胡家的人都

知道，那是他勾结洋商经营烟土赚来的黑心钱。

子昂穿过深深的庭院来找大伯父的时候，胡仙庭正躺在桃

心木架子床上抽大烟。等他过足了烟瘾，才拖着长腔问子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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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娃子呀，你来啥事嘛？”

胡子昂答道：“大伯父，我想去北平读书，可是身上的钱不，

不太够⋯⋯”

“要钱？”大伯父的脸上明显掠过不悦之色。

“不，是借。”子昂强调说“，我会还你的。”

大伯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用手里的烟枪点着胡子昂数落

道：“我没听说过一个人一定要读书，而且还要到北平读书，才

有出息。你瞧你大伯父我，没读过几天书，斗大的字识不过一

箩，不是也做生意发了财吗？北平你就不要去罗，就 在我这里当

个算徒，记个帐，慢慢也能混出个人样来的⋯⋯”

没等 气大伯父把话说完 得满脸，胡子昂 通　 红扭　　头就 ，走　 ，　 他

离开了庆源洋行。

回到家，正自生气 送来了５， 学徒大伯父却又派了个小 ０块

钱，说是送给他做盘缠。胡子昂断然拒绝 ，并对庆源洋行的小学

徒说：“请 转告大伯父 ，人穷不一定志短。还有，鸦片是毒害、蚀

杀国民的毒物，这种生意是做不得的。”

父亲嘉许地点点头，对子昂说：“找他这种人借钱，简直是

与虎谋皮。你是对的，人要活得有骨气。”

就这样，胡子昂搭上亲戚家的一条小木船，独自踏上了东

出巴川、北上求学之路⋯⋯

看见夔门了。

这正是１９１９年初春水枯的季节，一座巨大的礁石轰然出

水，高高耸立在夔门峡口，犹如出水猛兽，横卧江心，紧锁夔

门。

这就是“群龙翻地轴，一象塞天门”的夔 预门滟 堆吗？子昂

面向着巨石，想象着夏秋洪汛季节到来的时候，它隐于江底，宛

如水下蛟龙，激起浪漩千重，狂浪万卷，回水西流，涛声如雷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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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心中不禁更加豪情万种，气贯长虹。

接下来便是诗城白帝城了。

胡子昂眺望着那青葱苍郁坠翡滴翠的白帝山，那红墙彩亭

的白帝庙，怀想着古人的动人事迹，脱口吟诵出李白那首已流

传千古的名诗：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青年子昂正诗意盎然，不想前途险象重生。

风乍起，白浪高卷，扑向忽然， 这江心中孤零零无援无助的

小 怜那几箱衣物，尽被江水浸透。木船。顿时，水涌船舱，可

随后更是历尽艰险，才抵宜昌。

在宜昌换船，驶至汉口，然后转车去北平。

年初春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胡子昂终于看到了紫禁

城。

那一堵堵高不可攀的朱色墙壁，那一片片看上去辉煌夺目

的琉璃瓦，便是历代皇帝的龙蟠虎踞之地吗？越过这些堂皇的

宫殿，胡子昂更清楚的看见了那满街飞奔的轿车、马车、黄包

在缩着脖车，看见高大的洋人傲立 子叫卖冰糖葫芦、卤煮火烧、

牛肚羊杂的灰色百姓之中，看见了连绵不绝的黑色平房四合院

和被大脚板踩得凸凹不平的青砖道路⋯⋯

胡子昂看到的是一个已然破败的北平。

他感到有些失望。因为这不是他想象中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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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书生惊朝野

年，深秋。北平。

出阜成门，由望海楼往西，连着钓鱼台、罗道庄、蔡公庄，是

一片广阔的原野，著名的京城八校之一的北平农业专门学校就

座落在这里。

是下午自修的时间了，一位身穿灰布长衫，脖子围一条白

色围巾的青年学子走出农校的拱形大门，他慢慢地走在郊外的

道路上，欣赏着这荒野的景色。

深秋的北平，满眼是一片萧瑟的秋意。尤其是这京城郊外，

早已是苇黄林枯，正是黄沙吹白杨，老树映残照，偶尔，会有一

只野鹤从林中飞起，远处不时传来骆驼悠闲的铃声。

他就是胡子昂。

到北平已是一年多了。

这一年多来，胡子昂感到自己从内心到外在都有了很大的

变化。首先，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他已经是北平农业专门学

。而内心的变化，只有他校的一名莘莘学子 自己知道。

这种变化 年的春天，他由重是巨大的，从未有过的。

庆来北平之后，先是住在当法官的二伯父的家中，靠了他的介

绍，进入崇德教会学校补习英语、数学，为报考大学作准备。

刚进入教会学校，五四运动就爆发了。这场带有革命性的

大风暴，源起于北京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在列强控制的巴黎和会

上签订丧权辱国的条款，工、商、学界一起奋起，迅即在全国范

围内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要民主要科学的巨大浪潮。这在

青年子昂的内心里不能不掀起巨大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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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昂在教室里坐不住了，不顾校方的明令反对，约集了

几个同学，也顾不得和其他学校联系，便跑到长安街，加入到工

人学生的示威游行的行列。

当然，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但是他真切地感觉到

一种心灵的巨大撞击，感受到身体里血液的灼烫和奔涌。他感

到祖国大地就如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苏醒，开始跳跃搏动，古老

的中华民族出现了新生的希望。

他就是怀着这样的激情，于是年秋，考入了北京农业专门

学校⋯⋯

“鹤如，鹤如 一位同学边跑边摇着手里的纸片，来找胡子

昂。胡子昂这时的名字叫胡鹤如“。尹聘，什么事这么着急？”胡

子昂问道。

尹聘是胡子昂的同学，也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尹聘喘着气，

激动地说：“鹤如，你起草的《国立北京农业专科学校全体学生

请改建本校为农业大学意见书》，在同学中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

“真的？”胡子昂也兴奋起来“，同学们怎么说

多字的‘“大家都说，你这长达 改大 理由书，简直写

得太好了！特别是这五个计：为改良农业计、为扩张农业教育

计、为振兴实业计、为巩固国家根本计、为维持国家体面计，确

实让人觉得‘不得不亟设农业大学’。还有这改大的条件，”尹

聘翻了几页，念道：“本校地址广大，足敷农事实验之用。设备

虽未完全，而扩充颇易。且本校又在首都，交通便利，四方同志

咸可来校。故改大学，地不必增，费不需多，一旦扩充顿可改

观。故改大学，尤以本校为最宜。”

胡子昂击掌道：“好！立即拿出去发表。”

月 日年 两天，《晨报》全文登载由胡子、 昂撰

写的北京农专改大学《理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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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由胡子昂发起的、轰动京城乃至全国的北农改大运

动。

北京农专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农科、农科大学，国立北京

年（民大学农科大学。 国 年），教育部下令将农科大学改

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归教育部直辖，学制三年。

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议案，要将大学组织进

行根本改组，建议大学专文理科，其他附设的法、医、工、农、商

专科别立为大学，得到广泛的支持。次年，教育部公布《修正大

学校令》，使专门学校改组称大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但由于

当时的形势正处于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高潮，改大的事

就被搁了下来。

胡子昂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北京，上了北京农业专门学

校。

胡子昂一入学，正赶上国立八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

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美术学

校）开展支援救亡的募捐活动，于是胡子昂热情洋溢地一头扎

进了这些极富政治意义的社会活动中。

青年胡子昂容貌俊秀，声音宏亮，立即成了北农新剧团的

台柱子。

北农新剧团在当时北京高校的舞台上曾经十分活跃，五四

时期以一出《美人剑》誉满京城，当时的演出说明书作为革命历

史文物至今仍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为唤起民众，开展募捐，

胡子昂等人自编自演话剧《鹊巢鸠居》。为扩大影响，胡子昂等

人决定把这出话剧推向社会。

但是，在哪儿演，才能产生更好的影响呢？这是他们必须面

对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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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昂找到了老师周建侯，合计了半宿，忽然脑子一亮，柳

暗花明，去找国会议员蒲伯英。

一来，他的儿子蒲耀文和胡子昂是同学，二来，蒲伯英是四

川人，前清解元，胡子昂可以和他拉这个关系。蒲伯英又曾任过

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次长和北平市督办等职，在社会上很有些影

响，而且，他对新文化运动又是比较支持的，因此如能取得蒲议

员的支持，这个戏就算成功一半了。

胡子昂于是去蒲府，以老乡和晚生的名义登门造访。蒲议

员对子昂很客气，当子昂说明来意后，蒲议员果然很热心，说了

许多鼓励的话，并为他们联系到了新民大剧院作为演出场地，

话剧《鹊巢鸠居》得以面向社会，公开演出。

那天晚上，新民大剧院座无虚席。大灯熄灭，胡子昂踩着追

光灯走上前台，发表演讲，他振臂大声疾呼：“我们决不能做亡

国奴，大家要齐心起来救国。”

一席简短讲话几次博得热烈掌声，反响十分强烈，第一次

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收到的捐款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

新生胡子昂也因此在北农成了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

次年，胡子昂又约集赖宪伯、郑昌明、胡继康等志同道合、

热心于社会活动的同学，组织起农声社，创办了《新农业》杂

志，致力于发展科学、改良农业技术、振救中华的宣传活动。活

动经费由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募集赞助。极力支持他们的是学校

农科主任许璇和教师周建侯。这个杂志办了几期，后来由于主

办人忙于干别的事，便停办了。

日， 晨报》首次披露“农校将改农大”的消年 月

息，称：“教育部以国立农业专门学校规模宏大，设备亦完善，

拟改农业大学，以资造就高深人才，日内可望提出国务会议讨

论。”

农校的师生因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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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好几个月过去了，政府毫无动

静，倒是法政学校改大学已被提到议事日程。

专科改大学，不仅是名字上好听了，而且涉及编制、经费、

学制及学生毕业后就业等诸多问题，因此，农校人感到不能再

这样等待下去了，必须去争取。

其中最活跃的人物又是胡子昂。虽然他才刚入学不久，但

却处处显示出 月的 日，农校全体一种领袖的风范。这年

同学开会决定，成立大学促成会，胡子昂被推举为会长，由他负

责起草有关文件，广为散发，目的是联络全国农业专家发表意

见，取得支持。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月中旬，胡子昂等人请来梁启超到农专发表演说，这位

中国改良主义的先驱在演说中明确表态，支持农专“改大”。

梁启超的话无疑给胡子昂等一批学生激进分子以极大的

鼓励。“鹤如，下一步怎么办？”正在兴头上的大学促成会的同

学们，纷纷要会长胡子昂拿主意。

“找我们农专的创始人严修，”胡子昂沉思地说“，我想严修

先生会支持我们的，而他在中国知识界是很有些说服力的。”

此 先生是时严修正在天津的家中养病。严修（

清末教育界的一位知 年，担任过清廷的学部左侍名人物，

郎，后因病免职；辛 年，曾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亥革命后的

但未就职。京师大学堂办农科，严修是决策者之一。因此，胡子

昂要找严修，是很有道理的。

不久，胡子昂和尹聘三下天津，求见严修。第一次，严修因

病不能接见，两人无功而返；第二次，胡子昂又登严府，严修依

然卧在 年的严冬，他患的又是哮喘，说话病榻，此时正是

都很困难，只让家人收下了胡子昂带来的那份长达 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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